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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莱河的异象所代表的知识的增长,正是最终写在哈巴谷的两块版上的内容.
与他们认为适用于第二次降临时期的那些预言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些专为他们不确定与悬而未决的处境而设的教导,并鼓励他们在信心中耐心等候,相信那些目前在他们理解中仍显晦暗的事,必将届时变得清楚明白.
在这些预言之中,有哈巴谷书2:1-4：“我要站在我的守望所,立在城楼上,观看他向我所说的话,并看我在被责备时当如何回答.耶和华回答我说：‘将这异象写下来,明明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可以奔跑.因为这异象还有所定的时间,到了末了必然显明,不说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它必要临到,决不会迟延.看哪,那心高气傲之人的心并不正直,但义人必因信而活.’”
早在1842年,这一预言中所给出的指示——“要将这异象写下,明明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可以奔跑”——就启发了查尔斯·菲奇制作一张预言图表,以说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的异象.这张图表的出版被视为哈巴谷所给命令的应验.然而,当时却没有人注意到,同一预言中还提到在异象成就上会有明显的迟延——一个等候的时期.失望之后,这段经文显得分外重要：“这异象还有一定的时候,到了末期它要发声,并不虚谎;虽然迟延,你要等候它,因为它必然来到,决不迟延……义人必因他的信心而活.”The Great Controversy, 391, 392.
哈巴谷的两块版在预言上是两个见证人.按圣经,两位见证人要一同作证以确立真理.
但若他不听你,你就带上一两个人同去,使每一句话都能凭两三位见证人的口得以证实.马太福音18:16.
当把哈巴谷的两张图表（1843年和1850年的先锋图表）相互叠加时,它们证实了米勒之梦中宝石所代表的那些真理.第一张图表上所呈现的1843年的错误,当与第二张图表叠合时,确立了这异象的迟延时期.米勒（那段历史的象征性守望者）询问,在他那段历史的争论期间,他该说些什么.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城楼上;我要观看,看他要对我说什么,并且我在被责备的时候该怎样回答.哈巴谷书 2:1.
主吩咐米勒把异象写下来;在梦中,他把装着异象的匣子放在他房间中央的一张桌子上.
耶和华回答我说：将这异象写下,明明地写在版上,使读的人可以奔跑.哈巴谷书 2:2.
随后,这些表格标明了停留时间和第一次的失望.
因为这异象还有所定的日期;到了末了,它必显明,并不虚谎.虽然迟延,仍要等候,因为它必然来到,决不迟延.哈巴谷书 2:3.
由知识的增长（米勒的珠宝）产生的三步测试过程随后被呈现.
看哪,他自高自大的心在他里面并不正直;惟有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哈巴谷书 2:4.
两类敬拜者将通过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试炼过程而显明出来.
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洁净,成为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惟独智慧人必明白.”但以理书 12:9, 10
但以理书中的智慧人,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因信称义的聪明童女;而恶人则是因骄傲自高的愚拙童女.在米勒的梦的最后,宝石代表十童女比喻中的油,也就是那信息.
当我们不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信息时,就使上帝蒙羞.这样,我们就拒绝了祂本要浇灌在我们心灵里、好传给在黑暗中的人的金油.当那呼声传来：“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时,那些没有领受圣油、没有在心中珍惜基督恩典的人,就会像愚拙的童女一样,发现自己并没有预备好去迎见他们的主.他们自己并没有能力得着这油,他们的生命也就毁了.«评论与通讯»,1897年7月20日.
米勒的宝石之光在末后的日子里将照耀得明亮十倍,而数字十与光都象征一次考验.在米勒之梦结尾所代表的末后的日子里,哈巴谷的表上所展现的真理之光带来了一条考验的信息;在十个童女的比喻中,这信息被称为半夜呼声的信息.这个考验的过程是对米勒派历史中考验过程的重复,因为十个童女的比喻将在末后的日子里一字不差地重演.
“我常常被引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已经并且将要按字句应验,因为它对这时期有特别的适用性;并且,像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它已经应验了,并且将继续作为现代真理,直到时间的终结.”«Review and Herald»,1890年8月19日.
十是考验的象征;十天结束时,但以理和那三位贤者的外貌比那些吃巴比伦饮食的人更俊美,也更为丰腴.哈巴谷书中所描绘的骄傲之人,不是凭信心而是凭自恃而活,因而形成了巴比伦的品格.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他们成了巴比伦的女儿;而在哈巴谷书中,正是教皇制度的预言性特征被用来辨识那些选择不凭信心而活之人的品格.
看哪,心里自高的人,他的心并不正直;惟有义人必因他的信而得生.并且,因酒使他越轨,他是个骄傲的人,不安于家;他扩张自己的欲望如同阴间,像死亡一般,从不知足,反把万国都聚到自己那里,将万民都堆积归于自己.所有这些人岂不都要拿他作比喻,编出嘲讽的箴言来对付他,说：祸哉,那加增不属自己之物的！要到几时呢？又给自己背负厚重泥土的！咬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觉醒？你就要作他们的掳物.因为你抢夺了许多的国,万民所剩下的都必抢夺你;这是因流人之血,并因你在地上、在城中,和其中一切居民所行的强暴.哈巴古书 2:4-8.
临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童女们的试炼过程,产生了一类敬拜者;他们已经形成了北方之王（教皇制）的性情,而这股权势也正是那“掠夺许多国家”的权势.突遭咬噬的正是教皇的权势,正如耶洗别被狗所吃.
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族民从北方之地而来,有一大国将从地极兴起.他们持弓执矛;他们残忍,不施怜悯;他们的声音咆哮如海;他们骑着马,列阵如上阵打仗的人,要来攻击你,锡安的女子啊.我们听见了这风声;我们的手发软;痛苦抓住了我们,疼痛如临产的妇人.不要出到田间,也不要行在路上,因为仇敌的刀剑,四面尽是惊惶.我民的女子啊,你要束麻布,在灰中打滚;要为独生子守丧,痛痛哀号,因为毁灭者必忽然临到我们.耶利米书6:22-26.
哈巴谷提到的两类人是：因信称义的人,以及吃喝了巴比伦教义的人.米勒的梦中,在末后的日子里被描绘为童女的那些人,要么培养出基督的品格,从而领受上帝的印记;要么培养出教皇制度的品格,并领受兽的印记.
在道德的黑暗中,真光要照耀的时刻已经到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已经传遍全世界,警告人们不要在额上或手上接受兽或其像的印记.接受这印记,就意味着作出与那兽相同的决定,并倡导同样的思想,公然与上帝的话语相对立.对于一切接受这印记的人,上帝说：“那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这酒毫不掺杂地倾注在他忿怒的杯中;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受火与硫磺的痛苦.”«Review and Herald»,1897年7月13日.
喝巴比伦之酒的童女,终必喝神忿怒之酒.在«以赛亚书»中,以法莲的酒徒通过颠倒是非来显出他们盲目的醉态,而这种行为被看作“陶匠的泥土”.
将“the daily”认作基督的象征,颠倒了“the daily”的真理,因为“the daily”是一个撒但的象征.米勒把“the daily”认定为异教,这一点直接呈现在哈巴谷的图表上.米勒在«帖撒罗尼迦书»中所发现的那段经文,使他明白被“除去”的是异教,为要使那坐在神殿中的“罪恶之人”得以显明;这正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所包含的首要真理.
“我继续读下去,除了在但以理书中,我找不到别处出现它[‘常献的’].于是我就[借助经文索引]把与它有关的那些词找出来：‘除掉’;‘他必除掉常献的’;‘从常献的被除掉的时候起’,等等.我继续读下去,以为在这段经文上找不到亮光;最后我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7–8节：‘因为那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拦阻的还要拦阻,直等到那拦阻的被挪开;然后那不法的人就要显露出来’,等等.等我读到那段经文时,哦,真理多么清楚、多么荣耀地显现出来！就在这里！这就是‘常献的’！那么,现在,保罗所说的‘那现在拦阻的’,或者说那阻碍的,是指什么呢？‘那不法的人’和‘那恶者’,指的是教皇制度.那么,又是什么拦阻教皇制度被显露出来呢？当然是异教;那么,‘常献的’必定就是指异教.”——威廉·米勒,«第二次复临手册»,第66页. «复临评论与安息日信使»,1853年1月6日.
«帖撒罗尼迦书»中“the daily”的含义,这是米勒所发现的、关于这段经文的首要真理.当保罗指出那些不爱真理、因此将领受强烈迷惑的人时,他固然是在指明一般意义上对真理的仇恨,但这段经文直接所指的真理,是“the daily”代表异教罗马这一真理.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清明,你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你全身就黑暗.所以你里面的光若是黑暗,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马太福音6:22-24.
只有爱真理或恨真理,并无中间地带.临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中愚拙的童女的强烈迷惑,乃是基于她们拒绝了米勒宝石所发出的、代表最后考验的光.古代以色列的最后一次考验是他们的第十次考验,而在末后的日子里,米勒的宝石要发出十倍更明亮的光辉.拒绝米勒宝石的象征是“the daily”,而以法莲的醉汉在复临派的第三代把它颠倒了过来.“the daily”是异教的撒但象征.这些醉汉引入了一颗伪造的宝石,那是他们从背道的新教带来的;那个体系把“the daily”视为基督的象征.
米勒对他宝石的理解受到他成长所处历史的限制.他确信再临是下一件预言事件,因此在他看来,1798年教皇权所受的致命伤只能代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地上国度.米勒对“the daily”的理解也同样有限,因为据他自己的见证,他通过启示被引导采用一种特定的研读方法,在其中他说他使用自己的圣经、克鲁登经文索引,并阅读一些报纸.他之所以以那种方式研读,只不过是这个念头在他心中产生出来.
在我作自然神论者的十二年间,我把能找到的一切历史著作都读了;但如今我爱上了«圣经».它讲论耶稣！然而«圣经»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对我来说晦暗难懂.1818年或1819年,我拜访一位朋友并与之交谈时——他在我作自然神论者期间就认识我,也听过我那时的谈话——他颇有深意地问道：“你现在怎么看这段经文、那段经文？”指的正是我当自然神论者时所反对的那些旧经文.我明白他的用意,便回答：“若你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告诉你它们是什么意思.”他问：“你需要多长时间？”我回答：“我说不准,但我会告诉你.”因为我不能相信上帝会赐下一部无法理解的启示.于是我立志研读我的«圣经»,相信我能弄明白圣灵的意思.但刚一立下这个决心,一个念头就来到我心中：“假如你遇到一段你不能理解的经文,你怎么办？”于是这种研经的方法浮现在我脑中：我就把这些经文里的词语挑出来,沿着整本«圣经»追索它们,从而找出其意义.我手头有«克鲁登经文索引»,我认为那是全世界最好的;于是我把它和我的«圣经»一并拿来,坐在书桌前,除了偶尔看看报纸之外别无他读,因为我下定决心要弄清我的«圣经»是什么意思.阿波罗斯·海尔,«第二次降临手册»,第65页.
米勒的宝石并非仅仅凭他的研读方法得以辨认,也有赖于上帝的直接启示.
“上帝差遣祂的使者感动一个素来不信圣经之农夫的心,引导他去查考预言.上帝的使者一再造访那蒙拣选的人,指引他的心思,并开启他的悟性,使他明白那些对上帝子民向来隐晦的预言.真理之链的开端赐给了他,并且他被引导着去寻求一环又一环,直到他怀着惊奇与赞叹注视上帝的话语.他在那里看见了一条完美的真理之链.那曾被他视为并非出于默示的话语,如今以其美丽与荣耀展现在他的眼前.他看见,经上一处解释另一处;当一段经文对他的悟性仍然关闭时,他便在圣言的另一部分找到解释它的内容.他以喜乐,并以最深的尊敬与敬畏来看待上帝神圣的话语.”«早期著作»,230页.
当怀爱伦姐妹说“上帝差遣祂的天使”到米勒那里时,这表明被差遣去见米勒的天使是加百列,因为“祂的天使”是用来指加百列的称呼.
天使的话：“我是加百列,站在 神面前的”,表明他在天庭中居于极尊荣的地位.当他带着信息来到但以理那里时,他说：“除了你们的大君米迦勒［基督］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但以理书 10:21.救主在«启示录»中论到加百列,说：“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启示录 1:1.«历代愿望»,99页.
加百列和其他天使被差遣来引导米勒的心思意念,并“使他明白那些对上帝的子民一直晦暗的预言”.他的信息不仅仅是通过他的研读方法形成的,也来自上帝的启示.他用以研读圣经的那套方法,是在他心中得来的.当上帝将真理带到我们心中时,那就是上帝的启示;这不同于通过正确地分解圣经的过程而得出真理.米勒两者都做了,但米勒之所以能明白“the daily”这一主题,必然包含上帝的启示.
米勒无法识别出但以理书第八章九至十二节中的语法性别交替,因为他手上只有圣经和一本完全不含任何关于圣经原文语言信息的经文索引.他不会看出“sur”和“rum”之间的区别,这两个词都被译作“除去”.他也不会看出“miqdash”和“qodesh”之间的区别,这两个词都被译作“圣所”.
他本不会看见关于在«圣经»中出现了一百零四次的“tamid”一词的真相.他本不可能看见的真相（也是他确实看见的真相）是：在«圣经»中,希伯来词“tamid”共出现一百零四次,但只有在«但以理书»中,“tamid”被当作名词使用.“tamid”是一个意为“持续的”的希伯来词,并在«但以理书»中被翻译为“每日的”.
只有在«但以理书»中,这个词被用作名词,而在另外九十九次中,它被用作副词.正因如此,当«钦定版圣经»的译者们面对但以理将该词作为名词使用五次、而圣经其他作者却在九十九次中把该词用作副词的情况时,他们在证据的重压之下不得不纠正但以理将该词作名词的用法.为纠正但以理,他们在经文中加上了“祭物”一词,从而把一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副词.随后,为了纠正译者,Ellen White 受启示而记录说,她“看见,与‘每日的’有关,‘祭物’这个词是人的智慧所添加的,并不属于经文;而且主把关于它的正确见解赐给了那些发出审判时刻呼喊的人.”
据他自己的见证,米勒在寻求理解“the daily”,而他最终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明白了它.同时,据他自己的见证,每当他要理解一个词时,他都会查考该词被使用的每一处,而这个词在«圣经»中另外还出现了九十九次.然而,他关于“the daily”的见证却是,除«但以理书»之外,他哪儿也找不到它;他曾说：“我继续读下去,却发现除了«但以理书»外,再没有任何地方出现它[the daily].”米勒被引向那些宝石,不仅靠他的研究方法,也靠借着天使的职事赐给他的神圣启示.
这就是为什么他对“the daily”的理解虽然正确,但仍有局限.他没有认识到,在«但以理书»中提到“the daily”的五次当中,“the daily”被“taken away”的三次里,有一次所表达的意义与另外两次不同.其中一次“the daily”与希伯来语词“rum”连用,另两次则与希伯来语词“sur”连用.这两个词都被译作“take away”,但“rum”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中意为“抬举并尊崇”,而在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中,“sur”的意思是“除去”.
那些吃喝巴比伦饮食的神学家认为,无论你把某物除去,还是把某物举起,这两者都表示一种移除,因此这两个词应被理解为意义相同.他们主张,经文中三次“常献的”被“拿去”都只意味着除去;如此一来,他们等于认定但以理在遣词用字上不够谨慎.他们并不公开这样说,但从推论上,他们是在教导：但以理在这三处都应该使用“sur”这个词,因为依照这些神学家的看法,每一次“常献的”被“拿去”时,他的意思都是相同的.
他们对“miqdash”和“qodesh”这两个词也做了同样的处理——在第八章第十一至第十四节中,它们都被译作“圣所”.在那四节中每一次提到“圣所”时,他们都坚持这些都代表上帝的圣所.按此推论,但以理本应在那三处都使用“qodesh”,而不该在第十一节使用“miqdash”.米勒并未认识到这些词之间的区别,但现代神学家却认识到了;然而一旦他们认识到了,又坚持不应承认任何区别.可是,未能识别这些词语差异的米勒,反而得出了与现代神学家相反的理解.
事实是,但以理是一位极其严谨的作者,他精通希伯来语,并被认为比巴比伦所有其他智者聪明十倍——而那些人在他们的社会中本就被视为非常聪明的人.若说谁懂得希伯来语的正确用法,以及在那段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正确表达方式,那个人就是但以理.若但以理采用了不同的词语,那是因为它们旨在传达不同的含义,这是他有意要表达的.当承认但以理对那些被译作“圣所”或“除去”的词语所作的独特用法时,人们会发现,它们印证了米勒对“每日的”的理解;而这一理解正是米勒在那段经文中所识别出来的——在那段经文里,保罗指出,那些憎恶真理的人注定要接受强烈的迷惑.
凡憎恨真理、相信那带来大迷惑的谎言的人,也被描绘为以法莲的醉汉,而这些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学问的领导层,另一类是没有学问、只会听从有学问之人教导的平信徒.他们是躲在谎言之下、与死亡立约的人;他们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所说心高气傲的人,也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的愚拙童女.他们弃绝米勒之梦的基础真理;这些真理在末后发出十倍更明亮的光（象征现代以色列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考验）,正如古代以色列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考验所预表的.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要到几时才惹我发怒？我在他们中间所行的一切神迹之后,他们要到几时才信我呢？我要用瘟疫击打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产业,并要使你成为比他们更大、更强的国.” 摩西对耶和华说：“那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以大能从他们中间领这百姓上来）,他们也必把这事告诉这地的居民;他们已经听见你耶和华在这百姓中间,你耶和华与他们面对面显现,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上头,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现在,若你把这民如同一人一般都杀了,那么听见你名声的列国必说：‘因为耶和华不能把这民领进他向他们起誓要赐给他们之地,所以在旷野杀了他们.’现在,我求你照你所说的话,使我主的大能显为大,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父辈的罪孽,及于子孙,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赦免这民的罪孽,正如你从埃及直到如今常赦免这民一样.” 耶和华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只是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都要充满耶和华的荣耀.因为那些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并在旷野所行神迹的人,如今已经十次试探我,不听从我的声音;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起誓所要赐的那地,凡激怒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惟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并且专心跟从我,我要领他到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 民数记14:11-24.




